
 

 1 

从崔溥《漂海录》看大运河无锡段的驿传系统 

刘晴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488 年明朝弘治元年，朝鲜成宗十九年，时任朝鲜济州推刷敬差官的崔溥因奔父丧，自济州渡海返里途中遭遇

海难，历经劫波后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今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门）上岸获救。经当地官员审查，排除

倭寇嫌疑后，由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经宁波、绍兴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走陆路至鸭

绿江返回朝鲜。崔溥的一次意外漂流，使得他在京杭运河航道比较通畅的弘治年间走完大运河全程。回国后，他以

博学巨笔用流畅汉文写出了 5.4 万余字的中国行记《漂海录》，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明代海防、司法、运河、城市、

地志、风俗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证资料。崔溥在经过常州府无锡县时，完成了对大运河无锡段（包括现已消失的

城中直河）的完整穿行，透过他的文字并借助其他文献，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对明朝无锡运河沿岸的驿传系统（驿

站、急递铺）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崔溥行程：一夜一天完整穿越大运河无锡段 

崔溥是 1488 年农历二月十八日晚间接受了苏州浒墅钞关遇到的罗姓太监与御史三大人的馈赠，即“米二十斗、猪肉一盘、

菜一盘、药果一盘、酒五器”而后继续北上向无锡航行的。他这样写道：“十八日至锡山驿。……臣等谢退，遂乘船过普圆桥、

普恩桥、浒墅铺、吴家店、张公铺、不平得胜桥、通兵桥、望高巡检司、马墓铺、纯安桥，乘夜而行。四更，到锡山留泊。”

崔溥在以日记体记录行程时，起首日期后会先记下当天最终停驻的地方，然后再具体回溯展开当天的行程。从“望高巡检司”

开始，崔溥就进入了无锡界，只是他把“亭”误记为了“高”，应是望亭巡检司。“望亭”唐朝时就属无锡管辖，北宋时设镇，

为常州府无锡县唯一建制镇，至清朝雍正二年才划归为当时长洲县。崔溥一路航过望亭巡检司、马墓铺、纯安桥，直至“四更”

才到“锡山留泊”，这个四更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而这个“锡山留泊”，正是他当天日记起首记录的“锡山驿”。

紧接着后面一篇日记，他写道“十九日至常州府。是日晴。诘朝，无锡县知县-忘其姓名-来遗馔物。自驿过建渡桥，入无锡县

治之中，县即古句吴太伯所都。过建虹桥、都宪门、少司寇第、亿丰桥、进士坊，至锡山之下山，在县西北间。又自锡山过十

里铺、高桥巡检司、藩葑铺、洛社铺、石渎桥、横林镇铺、横林桥、戚墅铺、兴明桥至剑井……日夕……至常州府。……府即

延陵郡吴季子采邑，湖山之美，亭台之设，自古称道。”在锡山驿休息调整后，第二天二月十九日他就接受了无锡知县赠送的

“馔物”，即好吃好喝的东西，崔溥虽然没有留下关于“馔物”的具体记录，但想必和他在苏州得到的馈赠吃食相差无几。此

后，他就由锡山驿进入无锡县城，过建渡桥，走城中直河（即现在的中山路）自南向北完成了大运河无锡段最精彩的穿越，在

县城内他一路经过建虹桥、都宪门、少司寇第、亿丰桥、进士坊、锡山之下山，然后出北水关到县城外，经十里铺、高桥巡检

司、藩葑铺、洛社铺到达石渎桥，完成了大运河无锡段的完整穿越，而从横林镇铺开始他就进入了武进界，二月十九日傍晚到

达常州府治所在地。 

二、明朝大运河无锡段主驿站：锡山驿 

崔溥《漂海录》里留泊的锡山驿是明朝无锡的主驿站。驿站作为明朝重要的驿递机构，发挥着递送使客、奉旨差遣、飞报

军情、转运军需、运输饷银等重大作用，这种突出地位的形成和明朝初年海上倭寇猖獗，朝廷被迫放弃元朝海运为主、漕运为

辅的方针大有关系，尤其是永乐以后，两京并置，大运河成为明廷惟一可依赖的南北水路交通命脉，依附于这条命脉设置的驿

站就发挥着“通往来，重使臣，崇王命”的功能。驿站一般都建有驿馆，相当于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可以供应外国使节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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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差及高级官员的食宿。遭遇海难的朝鲜文官崔溥是在经过卫所（郡县）、州府、司（省）三级三审，在确认系遭风漂流至中

国后才定案，并由官员管送，沿着由南到北的驿站行止食宿才抵京的。 

驿站在无锡自古有之，且不止一处。北宋《太平寰宇记》云：“御亭驿在州（常州）东南一百三十八里，与地御亭在吴县

西六十里，隋开皇九年置为驿，十八年改为御亭驿，唐李袭誉改为望亭驿。”明朝《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以下简称《弘治县志》）

云：“锡山驿，在南门外，宋以前有太平、南门、北门三驿，元置洛社、新安水马站各一所，设提领各一员，国朝洪武初站废，

置无锡驿于今地，九年改今名。”由上可见，无锡历史上隋唐时期就有望亭驿，宋以前还有太平驿、南门驿、北门驿，元朝改

称水马站，有洛社、新安两处水马站，明朝朱元璋立国后，废站设驿，在原南门驿的位置上设无锡驿，并在洪武九年改名锡山

驿，锡山驿由此成为大明帝国在运河沿线府县无锡县设立的主驿。 

锡山驿的位置在南城门外。这主要是考虑到驿站工作不分昼夜，各路人员往来时间不定，设在城内的话就与城门昼开夜闭

发生矛盾，不利于城防。锡山驿沿运河往东南延伸有直通苏州的驿道，因为无锡为运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城内驿道较窄，

双马无法交汇，故在运河两岸形成了两陆夹一河，陆路单向分道的单向跑马道：即北上去常州的走南下塘，南下去苏州的走南

上塘，正是这段保留下来的川字形水陆通道成为无锡大运河申遗的重要节点，得到考察专家的一致认可。 

锡山驿和明朝分布于三段一环的江南运河上众多的驿站一样，是一处水马驿。我们可从清朝康熙《常州府志》卷八“赋役”

佐证，该志记载“无锡县锡山驿走递马草料银一千六百一十二两八钱，马价银八百四十两。槽、铡、棚厂、鞍屉等银一百两八

钱，马夫工食银八百六两四钱。祇应银五百五十两。走递水夫工食银三千一百六十八两，快船水手工食银三百二十四两。快船

岁修银九十九两，以上岁共支银七千五百一两”。其中提及的马料、马价、马夫，走递水夫、快船水手、修船银，皆为水马驿

的标配。另外乾隆《江南通志》“武备志驿传”中对于锡山驿的记载除了提到马匹、草料银、马价银、马夫及工食银、鞍辔等

的配给情况外，也提到了水夫及工食银、快船、水手及工食银、修船银的配给情况。 

锡山驿不仅是旅客官员的止息之所，还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功能。行驿人员在驿站留下了丰富的诗文，或抒发旅途劳顿之苦，

或观景怀古，或唱和前人驿壁诗文，或对当地风土民俗及百姓居业有感而发。比如和无锡南门驿站有关的观景怀古诗，就有南

宋许月卿的《追赋暮游》“锡山舟泊似荒村，微服南禅古迹存。壁上姓名今已远，碑阴人物了能言。薄游草草寒侵袖，远思悠

悠风满轩。携手出门烟树密，数僧离立语黄昏”。南渡名将张俊曾孙、著名诗词家张炎曾祖张镃的《自锡山归舟中三首》（之一）

“破驿遥临放马场，两鸦飞下更苍凉。东风莫起雕鞍兴，白发欺人念故乡”。羁旅怀人诗有元朝曹伯启的《雨宿无锡驿，有怀

潘景梁》“泊舟夜宿城南驿，借得幽房胜鹤笼。急雨响倾千涧水，薄寒声透四檐风。偶怀握手诗人面，想像联镳御史骢。千里

相思肠欲断，中堂灯影看摇红”。行旅抒怀诗有明朝陈士楚的《书锡山驿》“呜呜昼角冷涵秋，一曲梅花动暮愁。不管江南断

肠客，夜深吹上月明楼”。胡松的《锡山驿》“落落天涯客，秋深到锡山。身违丹凤远，心共白鸥闲。古剎寒烟外，荒城返照

间。宁亲定何日，花下舞衣斓”等。虽然随着清末“裁驿归邮”和太平军的战火，锡山水马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我们也仅

能在南门外南长桥堍的淘沙巷内看到锡山驿遗址，但这些有关锡山驿的行驿诗文却流传至今，成为今天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宝

贵资源。 

三、明朝大运河无锡段急递铺：南去通苏州五铺，北去通武进四铺 

崔溥的无锡运河之旅共记录了四个急递铺，一个是位于无锡段城外南去通往苏州的马墓铺，还有三个是无锡城北通往常州

武进的十里铺、潘葑铺、洛社铺。所谓急递铺，是明代靠人力步行接递各级官员的日常公文，密布于各省的府州县之间，仅次

于驿站的一个重要组织机构。急递铺从宋初就开始设置，跟驿站有明显区别，它没有驿站招待所的功能，最初的使命是专门传

递军事公文，是皇帝为了战争需要专门设立的一个快递机构。到元代，急递铺逐渐从专送军事文件转为送达日常政府公文，而

情况紧急的文件改由驿站来完成，明代继承了这一制度。 

根据王仁辅《至正无锡县志》记载，元朝无锡有急递铺十四处，其中“州前铺”在城内；“南门、九里、东葑、新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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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这五铺在城外南去通往平江的驿道上；“五里亭、潘葑、石塘湾、洛社、五牧”这五铺在城外北去通本郡的驿道上；“塘

北，张塘，长堽”三铺在城外东北通往江阴的路上。 

又根据明朝《弘治县志》，无锡县急递铺在明朝革除裁减后，剩下九铺，即南去通苏州的“县前、南门、东葑、新安、马墓”

五铺，和北上通武进的“五里亭、潘葑、洛社、五牧”四铺。这些急递铺大多分布在驿路之上，以补充驿路的不足。 

结合明弘治无锡县城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出无锡县城北水关，五里亭、高桥巡检司、潘葑、洛社依次沿运河往西北延伸，

这和崔溥的记录是吻合的。唯一不同的是崔溥提到的“十里铺”，在当时县城图上未见，在上文提到的县志中也未有记载。笔

者推断有两种可能：一是疑为崔溥在出北水关后，把抵达的第一个急递铺即五里亭铺记成了十里铺。还有种可能，根据郁有满

先生《皇亭与皇华亭及锡山驿》一文所记，“旧时无锡离城五里或十里四乡各有申明亭，俗名十里亭，是古时地方官吏布告政

令、晓谕乡民之所在，同时，也供行旅途中歇宿”。据明代永乐《常州府志》记载，“申明亭，洪武创设，府辖 4县设 133座，

独无锡有 62座”。故崔溥提到的“十里铺”也可能是十里亭。崔溥提到的北门外的第二个急递铺“潘葑”，现在已消失得无影

无踪。宋朝杨万里写有《潘葑回望惠山》一诗：“惠山分明龙样活，玉脊琼腰百千折。锡泉泉上吐一珠，簸弄太湖波底月。苍

石为角松为须，须里黄金古佛珠。请君更向潘葑看，龙尾激到珠南畔。”明朝《锡山景物略》卷八也记载，南下到了潘葑，就

可以看到惠山了，“潘葑，小镇也，去高桥三里而遥，自毗陵南下至镇，始见山，面望龙尾，尤为亲切”，由上可见潘葑设铺

的意义。在清光绪无锡西北乡图上，所标识的“潘葑”具体位置在高桥和石塘湾之间。崔溥经行明朝无锡县沿运河西北段所记

的最后一个急递铺“洛社铺”，其位置就在现今无锡洛社镇，洛社是隶属于惠山区的江南历史文化重镇，晋朝时这里就有王羲

之别墅，根据《弘治县志》记载，洛社镇的形成颇有神秘色彩，“王右军庄，在县西北三十里洛社镇，风土记云：晋王右军别

墅，隋时一夕云气布集，闻众喧闹如市声，潜窥之状如皆鬼神，因立镇市”，元朝时洛社就设有水马站，明朝废站后，改成急

递铺。崔溥记录的无锡南门外驿道上通往苏州的急递铺马墓铺，资料甚少，县志中只还记有“马墓桥”，马墓由何而来，大致

位置在哪，还有待专家考证。 

以崔溥《漂海录》为引线，我们完成了对明代大运河无锡段驿传系统的梳理。明代江南由南到北分布的驿站和急递铺由于

处于京杭运河沿线的特殊位置而备受重视，在今天我们讨论保护和开发运河文化遗产廊道时，笔者认为关于大运河无锡段的驿

传系统尤其是锡山驿的地位，不应忽视。 


